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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这个社区地处沙颍河附

近，站在高处，举目四望，除了楼宇，就
是树木， 我发现深秋里的树色远远美
过春夏的树色。 春夏的树色，是绿，一
味地绿，给人的感觉有些单调。不管是
深绿、浅绿，浓绿、淡绿，翠绿、墨绿，小
面积的绿、大面积的绿，反正就是一个
字———绿。 眼下，是深秋里的树色，不
仅仅有绿，更有红色、黄色、绛色、紫色
和蓝色，红有深红、浅红，有郑重其事
的红，有轻描淡写的红；黄也分深黄、
浅黄，有些黄得灵活，金灿灿，有些黄
得呆板，黄而不灿；绛紫蓝的树色，虽
然不多，却很动人，浓的似大雾，淡的
如轻烟……

深秋的树色， 流光溢彩， 绚丽斑
斓，真是美不胜收。 置身于树色之中，
犹如来到了神奇美妙的童话世界。

丹枫
丹，红也。 丹枫，就是在秋天里叶

子变红了的枫树。秋愈深，枫叶红的程
度也愈深，有的深红如丹，有的浅红、
橙红。 各种色度不同的红混合在一起，
这边的一片红轰轰烈烈，如熊熊燃烧的
大火，那边的一片红明明艳艳，如西天
涌动的云霞……看着一片片丹枫，就

觉得活力四射、精神倍爽。 是啊，红色
代表着热情、活泼和张扬，红色象征
着昌盛、吉祥和喜庆……

乌桕
乌桕的树叶在秋天里真可谓异彩

纷呈，一棵树上有多种颜色：深绿、浅
绿、墨绿混杂的绿色；全红、半红、暗
红、边缘红、尖端一点红混杂的红色；
淡黄、金黄、微黄、橙黄、似黄似白混杂
的黄色。 三类色种和睦相处于一棵树
上，让人不由怀疑自己的眼睛：这真的
是乌桕吗？

千真万确，它就是乌桕，而且还不
止一棵是这样，棵棵都是这样。把你的
怀疑改成赞叹吧！赞叹大自然的神奇，
赞叹造物主的神奇！

银杏
秋天的银杏树，最容易泛彩。随着

秋的深入，泛出的“彩”也各不相同：初
开始微黄淡黄， 和绿比起来它若有若
无，大可忽略不计；后来鲜黄、艳黄，甚
或可以说是娇黄———娇滴滴的黄，似
沾了一些金粉那样灿灿的闪耀着微

光；过了霜降的深秋，是深黄、橙黄，但
也不尽然， 自然界的东西———包括颜

色，总是让人很费解，让你很难用一个
词或一句话说得清楚。

不愿意改变颜色的叶子， 依然淡
黄或鲜黄。

论银杏树的形貌， 高大壮硕像男

子汉，而论它的叶色，却是那般温婉缠
绵，像美女，既矜持又文静，不动声色
中透着美艳。

栾
栾这种树到了秋天， 树冠上面一

块块、一片片或粉红，或似红非红，像
燃烧着的火焰，“火焰” 下面是或深或
浅的绿色。 以前我从未见过，乍一见，
会很惊奇：怎么回事，树着火了？

当然不是着火。绿的是树叶，深绿
的生命力还强， 浅绿的生命力已衰；
附在绿上面的是果实。 果实的形状是
卵形， 有三条纵向的弧线， 就像一个
个精美的手工艺品， 更像是巧手女人
用裁圆的三个丝绸片缝制好的小香

囊。 未熟透的是粉红， 似乎还氤氲着
水色水汽； 熟透的红色略重， 但并不
鲜亮， 说明它已经干枯， 没有一点儿
水分。

蓝剑柏
初遇时，我不知道它的名字，问了

一位行家，才知道它叫蓝剑柏。蓝剑柏
的叶形很美， 叶柄周围长满了又细又
短的叶针，就像是一支短剑，是略近于
圆锥形的剑。“短剑”喜欢扎堆儿，多则
十来支，少则五六支，簇拥在一根树枝
上，既热闹又可爱。 这样的“短剑”太
多，把树枝挤满了，把树冠挤大了，挤
圆了。 更可爱的是，这些多得数不清
的“短剑”在熠熠生光，蓝光，浅淡略白

的蓝光，娇嫩嫩、脆生生的那种蓝光。
在这样的深秋季节，你想不喜欢它，都
很难。

槐
槐，是我们这里常见的树种之一，

我对它最熟悉不过。
在我的印象里， 槐的树色通常是

深绿色，蓊蓊郁郁的绿色。我在几棵槐
树的包围下，疑惑着，树色推翻了我对
它的印象，颠覆着我的认知。眼前的这
几棵槐树，是确确实实的黄色，不是淡
淡的浅黄，便是灿灿的金黄，反正与绿
色搭不上一点边儿。

怎么了，槐树的叶子怎么不绿了？
这树形、枝干、叶形，分明就是槐树！这
时，走过来一位老者，告诉我，这是黄
金槐！

原来是黄金槐，怪不得，它闪着金
灿灿的光，在深秋里如此亮眼。这么多
的树色渲染着深秋， 装扮着深秋，缤
纷着深秋，丰富着深秋……

深秋，它能不美吗！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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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酒醒人不觉， 满池荷叶动秋风。” 随
着阵阵秋雨的到来， 又到了南瓜成熟的季节。

南瓜既可当菜吃， 又可当主食， 是农家餐
桌上的常客， 在豫东农村， 家家户户都有种南
瓜的习惯。

南瓜， 清明前后下种， 是一种自由生长的
藤蔓植物， 擅长满地乱爬。 每到初秋， 在乡下
的院子里、 树旁边、 院墙上， 都能看到人们种
植的南瓜， 有的顺着搭起的棚子爬上屋顶， 有
的爬到一旁的树上， 有的悬挂于院墙边， 开出
的花金黄鲜艳。

《本草纲目》 记载： “南瓜结瓜正圆， 大
如西瓜， 皮上有棱如甜瓜。 其肉浓色黄， 不可
生食， 惟去皮瓤煮食， 味如山药。 同猪肉煮食
更良， 亦可蜜煎。”

南瓜在秋季因为昼夜温差大， 又糯又沙，
还更加香甜， 是秋季里不容错过的一种食材。

初秋的乡间清晨， 凉意微浓。 放眼望去，
田野里的大豆已成金黄， 与农家院子里外表
渗透了霜状细粉、 长得结实的南瓜相映成趣。
秋阳下， 南瓜那憨厚质朴的模样、 金黄的色
泽让人怦然心动， 此时将南瓜摘下来， 将其
堆放于地上， 犹如一盏盏金黄色的灯笼。

南瓜的做法有很多， 它可蒸、 可煮、 可
炒， 嫩瓜可切片， 荤、 素炒食， 还可做汤、 当
馅料。 老熟南瓜多煮食、 蒸食， 或者做成南瓜
饼等。 小时候， 生活艰苦， 能吃上母亲做的南
瓜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当年， 母亲做南瓜饼的情景一直镌刻在
我的脑海中。 母亲先将南瓜在地锅里蒸熟，
用手抓成糊状， 添些面粉， 加些白糖， 做成
饼状， 然后在锅里放入棉油煎烤 。 几十年
前， 母亲做出的南瓜饼甜香味道， 至今仍停
留在我的味蕾里。

母亲说， 南瓜饼要趁热才好吃。 每次等母

亲揭开锅盖后， 我们兄弟几个几乎同时伸出小
手， 争抢刚出锅的美食。 母亲笑着提醒我们：
“小心烫！” 刚出锅的南瓜饼确实很烫， 拿在手
上烫手， 吃在嘴里烫嘴。 虽然我们被烫得龇牙
咧嘴， 但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南瓜饼， 先把南
瓜饼放在嘴边吹吹， 将南瓜饼放在左手， 然后
再轻颠到右手， 待南瓜饼不烫手时， 赶紧咬上
一口。

南瓜饼的口感软嫩香甜， 南瓜饱经风霜后
的甘甜溢于唇齿， 等到美食全部下肚之后， 那
甜、 爽、 嫩的感觉， 久久不散。

现在家里条件好了， 我也长大了， 每每想
吃南瓜饼， 便学着母亲做南瓜饼的样子去做，
但无论怎么做， 也做不出小时候母亲做的那种
味道。

母亲做的南瓜饼的香甜留存在记忆的深

处， 那金黄软嫩的甘甜， 何时想起来都是回味
无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一些零星的记忆，
生活的琐碎， 酸甜苦辣的味道， 在一年又一年
南瓜的丰收中走远。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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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

环境必须安静

垂钓之人皆谙此道

首先，选址要安静
最好有一片绿荫

几丛蒿草

少有人甚或没有人路过

然后是自己安静下来

熄掉指间的烟火

深呼吸

让自己变轻

再变轻

像一株芦苇

气息均匀、良善
影子斜映在水中

任微风轻轻揉皱

再细细抻开

而无呻吟

更无叫喊

怎么看都像是鱼类的善邻

所以，鱼儿放下戒备
浮出深水

所以，钓者暗暗攥紧了道具
他知道

时机就要来了

总会有一条要吃饵、拉线
所谓愿者上钩

无非如此

情情逸逸趣趣闲闲


